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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仓农家小鱼锅贴
直窜火苗的松木，是你点燃的篝火

我在想，我们要不要饿着肚皮来学狼吼
屯仓，一个富足让人内心踏实的名字

初见，你把暮色和饥寒挡在了庄园以外

逐水而居的灶台
落定前的蹦达，这一刻
夹杂着饼香打开了味蕾

一群书生，既有围炉夜话的雅趣，胸怀
也独具以茶代酒的豪情，醉心于此间的诵读

滞于半空，温纯以外的凄冷和狂野，请允许我打包带走

镜头吻过的湖面
天使给的拥抱，紧挨着田畴乡路原野

淳朴的子民们，骨骼俊朗，支撑着一方天空
纸已铺展，内心载着一艘小船，静处流深

木笔高高擎起，佳人在侧，众鸟眷顾

快门按下，那一刻
红莲、枯荷便生出了翅膀

心心念念要喝断寒冰，声彻九重
他们都在为迁徙者腾挪地盘修复疆土

以湖为鉴，投下云的高远和深邃
绿植的根，扎得更深更牢。停在半空的手

扯下旧的百叶窗，精心调制的三原色
频频进入比对预览，生怕那些空已填充注满

一只杯子
装过颖水，也吸纳过

泉河、洪河、汊河
汩汩流淌的清澈与涵养

一个湖山共育一见如故的月末
湖面尚未结冰，梦境已然淋湿

嘚嘚之音由远及近，你踏着冬日暖阳
此生，注定遭遇一次沉醉浓睡，复又觉醒
将收割和打捞，交给一匹快马或一叶扁舟

村 晚
仓廪实而知礼节

管弦丝竹，柔波澄碧
坚硬的外壳一触即发

蛙声鸟鸣徜徉于绿荫垄上
“洪山戏”从旧的柴堆，生岀稚子般的火种

女子组欣然挥洒，鹿角鹰爪翻转不停
她们点石成铁，淋漓酣畅

汉子们赤膊上阵，满坡的牛羊，也紧紧相随
硬梆梆的身子骨，爽朗的号子，岭上传遍

红肚兜笔走黑白，点亮了农舍和书屋
一个筋斗连着一个筋斗，上下试翼

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

来安：时光碎片
（组诗）

○秦 骏

这人间，倘使没有鸟，该是何等枯涩和寂寥。
在来安一日，与鸟对话。那些鸟群，像光辉饱满、韵脚清扬

的唐诗，落满山河，落满来安。来安县，恰似那盛唐，有福得很。
初冬的擦黑时分，我们一群写字的人，像一群倦鸟，隐入来

安，浅浅淡淡，没有惊动这名不经传的皖东小邑。住宿的宾馆
在郊区，空旷、安静。初来乍到，清寂的陌生感推着你出得门
来。薄暮里，凉风过高木，远山像搁浅的蓝鲸。就在暮色将沉
未沉里，我瞥见一只鸟。她点在树杪上，一动不动，像一枚悬在
天幕里的苍古玉雕。

这只鸟，是来安惠赠我的第一声问候，瞬间便戳破了陌生
的尴尬。我的故乡在大别山，千鸟竞飞，百鸟绘图：八哥牧牛，
白鹭巡秧，野鹜戏水，布谷催生，黄鹂鸣柳，山鸮守月，飞鹰拿云
……山里人家，伴着鸟鸣，把日子过得悠长，哪日不闻鸟声，仿
佛突然没了母亲的唠叨。无数次目睹同一个场景：炊烟爬上屋
脊，牲畜归窝，母亲在灶膛口拨拉火焰蓬勃的松针，父亲蹲在门
槛上鼓捣水烟。那时，在高过屋脊的苦楝树上，一只静默的鸟，
极目远眺，如圣哲，阅尽红尘烟火。那光景，安和，优柔，生动，
熨帖，温暖。

没有鸟的山，是空山。有鸟的城，是福地。因一只鸟，来安
不那么陌生了。

第二日，走池杉湖湿地公园，方知来安委实不简单。冷冬
物藏，静到可以打捞水下的鱼群梦语。这湿地公园，一边是中
国古风，一边是西方油画。那一池残荷，冷峻幽深，墨色浑莽，
似极徐渭的大写意。在一片潦草寒寂之中，竟然有成片的红莲
怒放，好唐突的样子。只是，当你撩紧围脖，转身离开时，脑海
里竟无端地生出一幅画：深邃的天幕上繁星点点。另一边，是
池杉湖。那是塞尚的油画，深沉、内敛。冬日的池杉，繁华褪
尽，冷寂无声，一树一树绯红，像莫奈的日头里溢出的绯红。

摆舟，破水，人便在湖中了。
猛然，一只水葫芦破水而出！未及惊喜，又见两只斑嘴鸭

引颈逐波！同船的人惊呼高语：黑天鹅！顺势望去，在池杉深
处，一对一对的黑天鹅，姿态高雅，贵气逼人。那黑，让人想起

霸王的乌骓马，绸缎一般泛着幽光。高贵的东西，总是清醒地
与俗世保有距离。这时，掌船的老人，温声细语地说：抬头，抬
头看。那样壮观：成群成群的野鸬鹚，悄无声息地窝在赤色的
池杉顶端，像千百语意恢弘的词汇，散在池杉湖丰盈的意境
中。很多时候，安静的背后，是最幽深的喧闹。此非湖，亦非
林，而是一个禅机遍布、自在自得的世界。

来安，在我心里陡生风流。两千多年前，在一片沙洲兰泽
之边，芳草离离，成群的雎鸠掠翅飞过；水边的林深处，“黄鸟于
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多像来安！美得纯粹，美得底气十
足。想起外祖母家门前的留竹河，那条古水，曾经驮着青天白
云，供养着无数的水鸟鱼虾和耕读传家的乡亲。如今，白鹭的
掌温早已冷却在沙洲，赤尾鱼趁着夜色成群地奔突，晨风里再
无牧牛的童谣。唯余猛兽一般的吸沙船，日夜喷着狰狞的挽
歌。心下想来，顿生几分凉意。

出了水路，换乘大巴，去乡下。车窗之外，天高气清，村落
如散章，散养的白鹅缀在老布一般的田野里，像雪莲朵朵。褐
色的篱笆圈着碧绿的菜畦，大白菜、黄包菜居多，满沾霜色，绿
就绿得通透，黄是那种嫩嫩的鹅黄。如若择一雪天，泥炉小火，
炖一锅豆腐包菜，定能吃出自然的风烟气色。最好的味道，是
自然的味道。

冬日的乡下，空旷而辽远。在半塔镇黄郢村，迎面遇见一
株枯枝擎天的老槐，犹如铜板雕刻。散布的枝桠上豁然骨立着
四五枚清瘦的鸟窝。也许，那是欧阳修遗落在来安的几个优柔
的意象罢。那些鸟窝，不动声色，一到春天，便会苏醒过来。而
那些鸟，你根本不知她们藏身何处，却无需挂念她们不久将践
约而来的精准。

在去杨郢村的路上，两只喜鹊隔着车窗，滑过我的头顶，交
代了三两声。那清澈的鸟语，我懂。抵达杨郢村时，暮色深
深。有株古银杏，一千七百多年，像地底生出的骨管，令人心生
敬畏。树上没有鸟窝，群鸟大抵也有敬畏之心吧。活过千年，
什么鸟不曾见过。夜色里，我仿佛看见一只大鸟，像佛一样，盘
坐于古银杏之上，盘坐于这片山水福地。

晚饭，在林桥村生态农庄。又见鸟窝。在农庄的院落里，
燃着一堆篝火。借着火光，我看见她挂在一棵高大的香樟树
上，如老僧浩深的眼窝。

炭火明明灭灭。烤着火，无端地想起大先生当年雪地捕鸟
来。那个月下刺猹的少年说：“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
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
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
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

来安到底有多少鸟，难以弄清了。怕是多少山水，多少鸟
群罢。

突然，不想唐突地离开来安了。我拨了一下通红的炭火，
火星阑珊。火光之中，大雪纷飞。我化作一尾火狐，在纷飞的
清冷里，卧雪温梦，等关关雎鸠，等窈窕淑女，等来安万千鸟群
拥抱过来。

群鸟抱住来安
○张旭光

初冬时节，冷雨初歇，天地间被黯淡笼罩，阴冷之气渐盛，
让人感到了彻骨之寒。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人们尚未
看到其被有效遏止的光亮，想到这，许多人的心情也是灰暗、阴
冷的。病毒的源头依然未能找到，但按着专业人士分析，病毒
大概率来自被人类侵扰的野生动物，比如蝙蝠就是重点嫌疑对
象。由于全球人口的极速膨胀，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张，许多
野生动物生存空间因被蚕食而变得十分逼窄。人类与野生动
物之间恰当的距离被严重挤压，彼此相互“暴露”，都处于危险
的境地。

导致此番现状，或许源于生存所迫，但更多的要归结于人
的物欲无限制的膨胀。人以“万物之灵长”的优越与自负，对自
然对环境进行无休止地戕害，而忽略了自身也是自然界中的一
员。滥食野生动物，比如果子狸、蝙蝠，以满足不受节制的物
欲。过度欲望消费，必定违背天道，注定要受到自然的惩罚。

敬畏自然，回归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越来越显得重要
与迫切。对此，古往今来，有识之士都有着清醒的认识。陶渊
明自发远离充斥着权欲之争的是非之地，归田园居，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将紊乱的生命节律调回
自然状态。美国作家梭罗在诗意荡漾的瓦尔登湖之畔找到了
心灵归宿地。而肇始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新超现实
主义诗派代表诗人罗伯特·布莱、詹姆斯·奈特等都是中国古典
诗歌，尤其是山水田园诗的忠实读者以及受益者。他们从王
维、白居易等东方诗人的诗作中获得灵感，心灵回归诗意盎然
的山水田园，并认为这就是人类的“好去处”、生命的终结地。

许多人都在寻找心灵栖息地，有人去了丽江，有人去了德
令哈，有人去了终南山……同样，我也找苦苦寻找……

由于上半年疫情的影响，许多计划中的文学活动都延迟到
下半年。这次，我随“知名作家看来安”采风团走进来安，走进
池杉湖国家湿地公园。及至域内，阴郁灰蒙的心情瞬间明亮起
来。湿地公园地跨安徽、江苏两省，来安与六合两县各占一部
分，占地面积近六千亩。由滁河一级支流——向阳河新旧河道
环绕而成，据长江十八公里，为长江下游典型的沿江低洼积水
区。因原产于美国的池杉树具有喜湿的特性，所以上个世纪七
八十年代，当地人民在这片圩区种下了大量的池杉树，目前存
量五万余株。杉树有很多品类，大都笔直挺拔，有顶天立地、坦
坦荡荡的君子之风。琅琊山上就有大片的杉树林，每每经过，
我都要投以欣赏钦佩的目光。而池杉树，却第一次见到。它的
基部膨大，似保龄球，生有曲膝状的呼吸根——这是植物的生
存智慧。深秋时节，池杉树针叶衰变为红色，一株树就是一根
耀眼的火炬，整片池杉林就是一片壮观的火海。我们错过最佳
欣赏期，迟了半步，目前“火势”阑珊，残存的红尚可点燃我们追
溯的想象。

乘坐电机驱动的木质小舟，我们船览池杉湖。无数株笔立
水中的池杉树带着火一般的热情，与我们擦面而过，在我们心
中掷下一个个笔直的惊叹号。我似乎能够感受到烤人的温度，
生发出相见恨晚终相见的遗憾与慰藉。突然有作家发出惊呼：
鸟，鸟，鸟！循指望去，果然看到了诸多禽鸟。有野生鸬鹚、野
鸭、野生黑天鹅、黑水鸡等。黑水鸡属于留鸟，常见到；黑天鹅
在公园里也见过；而野生鸬鹚、野鸭却是第一次闯入我的认知
世界。这些鸟儿密匝匝地或栖息在池杉树上，或游弋在水面。
因这里属于保护区，所以它们并不惧怕处于动态中的我们。它
们优哉游哉，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地盘、家园、乐园。很多树梢
呈现桦树的白，导游解释说那是鸟粪。哦，鸟粪起到了涂料作
用，足见栖息此处的鸟儿之多。

老实坦白，对于鸟儿我有愧疚之心。小时候，曾自制弹弓，
经常在薄暮冥冥时分潜入竹林打鸟，基本每次“巡猎”都有战

果。少不更事，现在我要用余生忏悔，以爱鸟人士的举措赎罪，
劈柴喂马，重新做人。曾经践行过。买了两只鹦鹉，让它俩在
屋子里自由自在地飞。关系发展到它们可以信任地落在我的
肩上、手上，可惜因一个空调管道洞孔未堵塞，最终它们不辞而
别，飞往了自由世界。叹惋之余，转念一想，这又何尝不是最好
的结局？现在，看到鸟儿第一反应再也不是喷香的美味，而是
脑际浮现出诸如自由、飞翔、天使这些美好字眼。

弃船登岸，随后沿着架设在水面的池杉栈道曲折迂行。栈
道由夭折、枯朽的池杉原木铺设而成。水里布列着池杉，芦苇、
荻柴、香蒲等水生禾草，以及各种品类的睡莲。寒冬时节，有些
睡莲依然绽放出娇艳的花朵，乃至让人生发出是否以假乱真的
疑惑来。游览的人们面现红云，显然是受到了植物心中火的感
染。水汽氤氲，湿地特有的迷人气息入肺入心，不禁令人思绪
缥缈，心旌飘摇。众所周知，湿地被誉为地球的肾脏，孕育生
命，滋长生机，可以有效减少温室效应带来的危害。保护湿地、
造福人类，人们已经达成共识。对于湿地的认知与感悟，我曾
在一首名为《湿地》的诗中写到：

让我的脚步粘滞
淡淡的水腥与土腥气
散发着诱人的
地球荷尔蒙气息
这里有创世纪的美好与惊艳
水陆、阴阳在此交会
旋即陷入爱的泥淖、情的沼泽
芦苇、菖蒲等水生植物
耳鬓厮磨
浮蝣鱼虾，相继出现
万物生
各种鸟兽麋集于此
以此为餐厅、乐园、婚房
我的内心荒漠已久
积满岁月的沙尘
我要开掘一道沟渠
让湿地的生机流入内心
将过去清零
回到生命的源头
回到泥浆状态
重塑自己，再活一遍
池杉湖国家湿地公园，以独特的自然风貌散发出袭人魂魄

的无穷魅力，不失为值得驻足的心灵栖息地。避开世间纷扰，
放下心灵负累，遁入远离喧嚣的湿地公园，投入自然怀抱，看池
杉耸入缥缈云端，听鸟鸣滴落珠玉，观睡莲绽开清净世界，任芦
苇的喷泉溅湿快乐……

池杉湖，不可多得的心灵栖息地
○毕子祥

杨郢乡古银杏树
人们称呼它皖东银杏王

古银杏树
在暮色中沉默无语

沉默在这里不是默许，是不许
一千七百五十岁的老树

看过沧海桑田，看过
世道更迭，看过

人世间一切的悲苦与欣喜
一心只顾生长
不称王，不称霸

古银杏树站在半坡，垂手而立
没有俯视天下的趾高气扬，也没有

莫敢仰视的卑躬屈膝
它多么像一位得道高僧

安静而温和地迎接芸芸众生
活着即醒悟
站定即打坐

古银杏树下迷路的羊羔
风在树梢，鸟在枝头
月亮的清辉高高在上
银杏叶片飘摇，试探

傍晚的深浅
一只步履蹒跚的羊羔
踟蹰与古银杏树下

冬日的黄昏张开无边的黑幕
呼啦啦

从山上一路俯冲下来
黑暗最擅长于恐吓胆小者
更何况是一只迷路的羊羔

它跌跌撞撞打着转转
害怕到甚至不敢大声呼叫

过路者刘政屏、马婵娟、殷潇潇们
手拉手，站成一个结实的围墙

挡住黑暗的步步紧逼
他们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呵护

羊羔脆弱的低鸣

请允许我躲到池杉湖的角落
水阔天高

来安池杉湖水阔天高
印度红莲贴紧冬日的水面

以怒放的力量保持热带的体温
无师自通的鹭鸶

在池杉树梢的芭蕾轻巧，精妙
成千上万的水鸟们
翩然起飞，集体舞蹈

天空那么辽阔
我还是担心他们翅膀的拥挤

请允许我
悄然远离喧嚣的人群

躲到池杉湖的一个角落
请莫说我矫情

我只想
给水鸟们腾出多一步的安静

黄郢村民居
黄郢村民居错落参差

像一盘高手过招的棋局
音乐锵锵，村委会广场上的

那一群大嫂、大婶
各就各位，整整齐齐

色彩斑斓的笑声，掠过又升起
传遍村庄

她们多么像一粒粒自信的棋子
她们的舞步轻快
移动向左是健康

向右是富足
退后是和谐，向前是幸福

行走诗意的来安
（组诗）

○方 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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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 瑜
□电子信箱：czrbxjzk@126.com

采 风 作 品 选 登

秦骏，祖籍江苏高邮，现为安徽省散文随笔
协会会员。作品入选多部文学选编。

方圣，中学高级教师，合肥市作协散文专委
会委员。截至目前，有诗歌、小说、散文、影评等
约300余篇（首）发表于国家、省、市、县级纸质
报刊杂志。2018年获豆瓣全国征文最受读者
欢迎奖。

张旭光，82年生。高中语文教师，安徽省
作家协会会员，广德市作协主席、文联副主席，
宣城市散文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文苑》
《雨花》《清明》《美文选粹》《散文选刊》《安徽文
学》《作家天地》《时代作家》《中华文学》等。获
奖十余次，入选“安徽教师散文百家”、“宣城市
散文十佳”。捕捉文字二十余年。

毕子祥，1969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
院基层作协负责人培训班学员，全国基层编辑培训班
学员，安徽省明光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明光文学》
杂志执行主编。作品散见《诗刊》《星星》《诗歌月刊》
《扬子江》《诗潮》《绿风》《安徽文学》《上海诗人》《中国
诗人》《绿洲》《散文诗》等报刊；出版诗集两部。曾获
《诗刊》《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主办的征文奖、第三
届中国·曹植诗歌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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